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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目前对美国女作家西尔维娅·普拉斯的小说《钟形罩》的解读主要集

中在女性成长主题、死亡重生意象、疯癫等方面。本文则认为该小说反映了一定

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通过对作品中自然意象的分析，可以发现女性与自然的

天然亲密及共通之处，及女主人公藉此对父权社会的反抗。此外，女主人公埃斯

特对直觉及生命多样性的强调与依赖也表现了对男性及抽象科学所代表的理性

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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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形罩》是美国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发表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小

说以自传体的形式讲述了史密斯学院大三女生埃斯特·格林伍德从精神崩溃，

多次尝试自杀，到获救送入疯人院，最后康复出院的整个过程。小说取材自作者

本人大学时代１９５３年夏至１９５４年初因自杀未遂而进入疯人院治疗的经历。更
具传奇性的是小说出版后两个月普拉斯就打开煤气自杀死去，且此举动与其丈

夫英国著名诗人塔特·休斯的婚变不无关联。因此，对《钟形罩》的解读常常超

越对小说艺术成就的评价，而成为对女作家普拉斯生活及诗歌艺术的一个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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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作者的女性身份及其遭遇，以及小说中女性面临的困境，对《钟形罩》

的评论绝大多数围绕着女主人公埃斯特———对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美国知识女性形
象的分析，及对小说女性主义主题的阐发。例如ＬｉｎｄａＷａｇｎｅｒ指出《钟形罩》是
一部女性成长小说。①在我国，对《钟形罩》的评论，绝大多数都是从女性成长小

说的角度来评论埃斯特这一人物，并结合当时的父权社会背景来评述她的压抑、

困惑、绝望、抗争、叛逆、疯癫以及追寻。

本文作者也认为普拉斯的这部小说体现了一定的女性主义思想，以及对当

时社会的批判。但本文拟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来进行分析，试图通过对小说

中女性与自然的关系的探讨，以及对女性特质（尤其是直觉及多样性）与崇尚理

性的父权社会之间冲突的分析，来更进一步地理解女性在当时美国社会受压制

的状况，并说明作品中反映出的一定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一、《钟形罩》中的自然意象

“生态女性主义的首要内容是女性与自然的认同”（金莉 ４７７）。生态女性主
义诞生于２０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生态主义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基
础上，生态女性主义的先驱发现了女性与自然同样受压迫的现状，指出自然与女

性同属弱势的概念，且互相指涉，女性同大地一样，成为男性“播种“的被动接受

者。

过去对《钟形罩》的评论所关注的或是小说中的死亡意象，如死人的头颅、

尸体、僵尸、坟墓等，或重生的意象、或有关镜像的意象，或有关分裂的自我的意

象，却忽略了小说中的自然意象。但事实上，通过对这些意象进行分析，我们不

仅可以见出女性与自然的紧密联系，女性眼中自然的价值，也可以更加深入地理

解埃斯特作为女性在父权社会所面临的困境。

《钟形罩》的场景主要是城市、郊区等，并没有对自然景物做很多直接的描

写。但有关自然的意象却广泛地存在于女主人公埃斯特的叙述与描写中。玛乔

瑞·帕洛夫（ＭａｒｊｏｒｉｅＰｅｒｌｏｆｆ）在一篇论文“西尔维娅·普拉斯诗歌中的焦虑与万
物有灵观”（Ａ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ｎｉｍｉｓｍｉｎｔｈｅＰｏｅｔｒｙｏｆＳｙｌｖｉａＰｌａｔｈ）中提到普拉斯诗歌的
核心悖论在于人是死的，麻木的，不真实的，而一切非人类的事物却活跃而充满

活力（１１０）。这也适用于普拉斯的这部小说。她常常把她观察到的事物或她的
感觉比作自然界中的生物或现象，虽然这些东西往往只是人类物质世界中通常

被认为是死的，无生命的。在小说开头的第一章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比如纽

约鳞次栉比高楼下的街道被比作“底部灰蒙蒙的”花岗岩峡谷（西尔维娅·普拉

斯１）②，埃斯特那些又贵又不舒服的衣服“像串起的鱼一样无精打采地挂在衣橱
里”（２），多琳身上的味道像是扇贝形的香蕨叶子发出的麝香味儿（５）。当没人
说话时，埃斯特把那种沉寂比作像丛林中的荒草一样又高又密（９）。而对于埃
斯特自己的状况，她“觉得自己好似龙卷风眼，在一片喧嚣骚乱裹挟之下向前移

动，处在中心的我却麻木不仁、了无知觉”（２－３）。小说中这类比喻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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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斯特的眼中，人类世界与自然世界似乎是共通的，且并无高下之分。

埃斯特也常常将自己的思维活动比作植物或动物。比如跳舞时，埃斯特亦

步亦趋，全然没有了自己的意志和意识。“我由着自己像一个风中的树一般，弓

身折腰，东摇西摆”（８５）。当描述脑海里出现的种种计划时，普拉斯写道“一个
又一个计划在我脑子里蹦蹦跳跳，就像一群疯疯癫癫的兔子”（９８），她还将自己
打消滑雪的念头悄悄溜走比作“就像一只败兴而归的蚊子一样逃之夭夭”（７６），
将恶心呕吐的感觉比作“一波波的海浪，每个浪头过去后，留下她如一片湿漉漉

的叶子……”（３５）
这似乎类似于修辞中的拟人手法，但仔细推究就可以发现这与普通的拟人

手法完全不同。拟人这一提法本身就隐含着对人类的尊崇及对非人类的物质及

自然世界的贬抑。普拉斯所运用的比喻并不强调人，而是强调有生命的自然生

物。这一手法的有意识／无意识运用不仅凸显了女性心理结构中对自然的认同，
同时也是一种对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对自然的压迫的一种隐晦的反抗。

在占主导地位的男性文化中，女性作为弱者在语言与文学中常与柔弱的动

物意象相关，而男性作为统治者或征服者常常以骑手或猎手自居。这在《钟形

罩》中也有所反映。在埃斯特描述女人时，多处用了鹦鹉一词，显然是将女人视

为一种观赏的玩物。例如，在描写多琳与莱尼时，读者透过埃斯特的眼睛看到，

“他（莱尼）一个劲儿地盯着她看，就像人们盯着动物园里那只了不起的白色金

刚鹦鹉，盼着它能说两句人话”（９）。在接下来的一章里，多琳和埃斯特来到莱
尼·谢泼德的家中。牧场风格布置的公寓墙上悬挂着鹿角、野牛角和野兔的头

部标本，“莱尼伸出大拇指，摸摸那温顺的小灰鼻子和僵硬的大耳朵”（１２）。其
中的隐喻十分明显：莱尼作为猎手，而女性和动物一样成为了猎物。马科是另一

个例子，埃斯特离开纽约的前夜和多琳去参加一个乡村俱乐部的晚会，遇上了马

科 ——— 一个憎恨女人的人。任何女人对他来说不过是“一副一个模子倒出来

的扑克牌中的一张而已”（８４），女人“全是母狗”（８５）。
然而，普拉斯心目中的自然并不是以理性所主导的父权社会所默认的遭受

剥削压迫的自然。对上述“鹦鹉”之类的女人，埃斯特是持批判态度的。事实

上，在《钟形罩》中，自然所具有的力量似乎大大超出人类。在真正的自然面前，

如大海、雪山面前，人不过是蠕动的虫子，或是蠕动的微生物（７７，１３０）。整本小
说里，叙述自己故事的“我”———埃斯特仿佛一直是一位旁观者，评判者，体验

者，她常常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假装附和他人，但其实她一直在寻求对自我的

主宰，希望能够决定自己的选择，而不是消极地接受社会要求她接受的一切（Ｂａ
ｄｉａ１３２）。在书中，她从未承认过自己真的被谁（除自己的身体和思想外）打败，
仅除了一次例外：她被大海打败。那是在第十三章，她尝试在海里淹死自己。于

是她停止划动，向海底深处潜去，但海水却总把她吐回阳光里，于是她知道，她被

打败了。此外，第八章里，埃斯特从山顶上一路滑下来，奔向太阳，那世界的本

源，她感到自己身体内有一个小小的点向太阳飞去，“我感到我的肺部充满了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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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而来的景色———空气、山峰、树林、人们。我想这就是所谓幸福吧。”她感到自

己穿过“年复一年的双重人格、微笑、妥协，回到我自己的过去”（７６）。当然，她
最后以摔断左腿而告终。也许有人会认为这只是埃斯特的又一次自杀冲动。但

笔者认为这并不是自杀，而应该理解为埃斯特试图在自然中借助自然的力量净

化并回归自我———一个更强大的自我。“天顶上太阳明晃晃地照着，无动于衷。

我真想将自己放在上面磨砺，直到自己变成圣人一般，像刀刃一样锋利而完美。”

“我要起来，我要再来一次”都明确地表现了这一点（７７）。与热水浴③相比，这将

是更彻底的净化与回归。

《钟形罩》中埃斯特对自然的亲密与依赖还体现在其它场景中。如在纽约

这个充满了高楼的“邪恶”的城市，埃斯特并不感到兴奋，房间里打不开的窗子

让她感到莫名的郁闷，又如第三章，当她百无聊赖时，“她决定还是赖在床上，能

赖多久就赖多久，然后到中央公园的草坪上去躺一天，要到那空旷的、池塘里有

着野鸭的荒地上找一块最长的草坪”（２４）。再如，埃斯特读到一篇关于无花果
树的故事，她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特别是描写冬雪下的无花果树以及春天到

来，树上挂满绿色果实的部分。普拉斯写道：“读到最后一页时我（埃斯特）意犹

未尽。我真想从这些黑色铅字的字里行间钻进去，就像人们钻过栅栏缝隙那样，

在那棵美丽、苍翠的大无花果树下悠然睡去”（４４）。在小说后半部分，埃斯特的
康复过程无疑也体现了自然的治疗作用，无法想象埃斯特能够在一间门上窗户

上装有铁栏杆的医院里康复。得到女作家菲洛梅娜·吉尼亚的资助，埃斯特得

以幸运地进入一家私立医院治疗，“那里有操场、高尔夫球场和花园，就像一家乡

村俱乐部”（１５１），窗上没有装铁栏杆，病人可以自由散步、活动。
综上所述，埃斯特虽然并没有像后来的生态女性主义者那样走得那么远，将

女性与自然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建构一种新的道德价值与社会结构：“人类将最

终被视为人，而不是首先是男人或女人。一个更接近于女性的地球将变得对于

所有人都更加郁郁葱葱”（转引自金莉４７５），《钟形罩》中借埃斯特之口所展示
的自然意象形象地表现了女性与自然共通共生的感受，以及女性受男性压迫的

社会现状，也同时表现了女性对自然的肯定与依赖，以及在自然中感受到的力

量。

二、埃斯特的生命直觉及多样性理念

小说《钟形罩》里，女主人公埃斯特处于父权社会对女性身体和思想的双重

约束与禁锢之中。不同于小说中众多女性的是，她并没有也不想顺从社会对她

的要求。“女人只能有一种生活，必须清清白白，而男人却可以过双重生活，一种

清白，一种不清白，这种想法我（埃斯特）没法接受”（６４）。此外，在她所生活的
那个时代，尽管女性被鼓励接受高等教育，但上大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受教育以

及为将来的事业打基础，大学不过是获得理想婚姻的手段。女大学生一毕业、或

是在短暂的职业生涯后，往往立即结婚，似乎女性的事业与家庭婚姻不能两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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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典型的男性一元霸权思想的体现。在罩住埃斯特的巨大钟形罩中，充

斥着的就是这样酸腐的空气，而她，却并不想循规蹈矩地做这些“她应该做的

事”。在埃斯特精神崩溃之前，她藉以反抗这一霸权的工具之一就是她始终强调

的“直觉”。

埃斯特特别钟情于直觉。她对人的好恶常常直接取决于她／他是否具有直
觉。例如，她喜欢多琳，因为多琳富于直觉，她对康斯坦丁颇有好感，亦因为他有

直觉。而她的家庭医生也因富有直觉而得到她的喜爱，相反，对巴迪以及戈登大

夫的厌恶则都因为他们缺乏直觉。直觉是什么？现代哲学里面，使用直觉这一

概念并赋予其重要内容的是柏格森。但直觉这一概念并不是柏格森的首创。柏

拉图用它来指对理型的精神直观。在近代，不断有哲学家使用这个概念，大抵与

作为概念思维和推理能力的理性相对，指人对事物和事态的本质，对总体关系结

构的直观把握的能力。直觉是本能的产物。本能往往被认为是低级的东西，但

在强调非理性的真实性与合理性的哲学家看来，理智与本能既对立又互补。如

果理智是用机械的方式对待一切事物，那么本能则是用有机的方式对待事物。

本能能够向我们揭示出生命最深层的秘密。传统形而上学以理智为尊，以理智

来理解生命。但除了理智外，本能在生命的进化过程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柏

格森认为生命进化不是线性轨迹，而是爆炸式的。生命的创造不是可预见的，而

是复杂的异质的。生命创造既不是机械的，也不是有目的的，而是一个不断的自

由创造的过程。生命进化要克服种种阻力，虽然，在这一过程中，理智发挥的作

用似乎更大，制造工具，产生科学，等等，但理智一旦超越自然的统治，就以无生

命的固体为主要对象，就将禁锢生命力的全面进化与发展。然而，这却恰恰是现

代科学及父权社会的发展走向。

不过，《钟形罩》中的埃斯特却毫不甘心被理性与所谓的科学精神束缚，她

对自己的生命存在有着强烈体会，崇尚自由与整体观。譬如：她热爱植物学，痛

恨物理与化学。植物学对她来说“极其真实”，而物理化学那些抽象化的理性科

学却让她感到恶心，“大脑顿时跟死了一样”（２８），“他们把一切都减缩成字母与
数字，这真叫人受不了。黑板上不再有叶子的形状，放大了的叶子呼吸孔洞的图

形，以及叶红素、叶黄素之类令人神往的词汇，而是……哪些丑陋的、蝎子式的字

母歪歪扭扭地挤在一块，难以辨认”（２８）。
小说中，埃斯特的男友巴迪是医学院的高材生，擅长科学分析。他整个人生

哲学就是行动，从不肯浪费时间在夏日的海滩上打瞌睡。他正是现代科学社会

培养下的理性人物典型，与埃斯特谈话时，“总能自圆其说”，让埃斯特无法反

驳。或然性在巴迪眼里并不存在。埃斯特既想住在城里，又想住在乡下的思维

方式被认为是神经质的。而埃斯特恰恰就是“要在一个又一个互相排斥的事物

之间展翅飞翔”（７３）。再如巴迪对诗歌的看法。他认为诗不过是“一粒尘土”
（４４）而已，而埃斯特却认为“诗歌让人们铭记在心，让人们在难过、生病或失眠
时独自吟哦，”“而人不过是尘土，给尘土治病并不比写诗要高明”（４５）。这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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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诗性思维与科学思维的对立。此外，巴迪，作为科学的代言人，穿着白大褂，

“听诊器从白大褂的一个侧袋里露出一截来，俨然是他身体的一部分”（７５）。在
他劝说下，“同意为了科学的利益———不管医学院需要不需要———让医学院解剖

尸体的死者家属是最多的”（７４）。而埃斯特眼中看到的却是业已麻木无言的死
者家属。在埃斯特的心目中，生命的体验与直觉的感受是远比科学更重要的东

西。不仅如此，科学甚至是令人恐惧的：想想卢森堡夫妇坐上电椅的情形。“电

流沿着人的一根根神经烧下去，将人就那么活生生烧死，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滋

味？”（１）但问题是，似乎人人对此都无动于衷。当埃斯特以为希尔达也为卢森
堡夫妇感到悲哀，并认为自己“终于在她那错综难解的心灵上触到了一根具有人

味的弦”时，她却发现自己错了：“让这种人活着太可怕了。”“我真高兴他们要死

了”（７９）。
小说中有多处埃斯特都提到不想结婚。除了因为不想落入以下结局：“不管

男人在娶到女人之前送她多少玫瑰……他私底下只盼望婚礼一结束，她就像威

拉德太太的厨房地毡一样平展在他脚下，服服帖帖”（６６）。还因为男人可以在
外面过上“丰富多彩、激动人心的一天”，“而我呢，晚上有更多的脏盘子要洗，只

弄得精疲力竭，瘫倒在床上”（６６）。她最腻味的就是婚姻中对女性来说所谓“永
恒的安全感”，“或者当个射箭的出发点”。她想要的是“我想要变化，想要兴奋，

想要我自己往四面八方射出箭去，就像七月四日独立日的火箭射出的缤纷的礼

花”（６５）。埃斯特对婚姻的排斥与她对生命的热爱与直觉体验（包括做母亲生
儿育女）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她想要自由清醒地拥有孩子，而不是无意识地

躺在刑台般的床上，由着麻醉剂［“一听就是男人的发明”（５２）］让她忘却一切。
埃斯特面临的矛盾是尽管她有着多样化的理想，也不想受任何一个人的控

制（尤其是男人），这个社会却根本不允许她这么做。小说第七章形象地描写了

她的困境：

我看见我的人生像小说中那棵无花果树一样，枝繁叶茂。

在每一个树枝的末梢，彷佛丰腴的紫色无花果，一个个美妙的未来向我

招手，对我眨眼示意。一枚无花果是丈夫、孩子、幸福的家，另一枚是名诗

人，又一枚是才学出众的教授，一枚是埃·格，了不起的大编辑，再一枚是欧

洲、非洲、南美，另一枚是康斯坦丁、苏格拉底、阿提拉以及一堆姓名古怪、从

事非凡职业的情人们，再一枚是奥林匹克女队冠军，在这些无花果的上上下

下还有许许多多我不大辨认得出的无花果。

我看见自己坐在这棵无花果树的枝桠上，饥肠辘辘，就因为我下不了决

心究竟摘取哪一枚果子。我哪个都想要，但是选择一枚就意味着失去其余

所有的果子。我坐在那儿左右为难的时候，无花果开始萎缩，变黑，然后，扑

通，扑通，一枚接着一枚坠落地上，落在我的脚下。（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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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斯特不会勉强自己仅仅为功利的目的而行事，也不愿意自己只是为了履

行父权社会赋予女性的责任和义务而活。速记令她抓狂；而尽管她向往爱情，却

不愿意只是为了钓个金龟婿。她追求的是直觉、诗意、丰富的生命，乐于观察世

间种种不同的事物，对缺乏这一切却又自认为高高在上的男性的理性思维以及

功利主义嗤之以鼻。

借助埃斯特的生命直觉和多样性观点，作者普拉斯在《钟形罩》中不自觉地

批判了西方的现代理性和科学观念。现代科学观念以理性精神为基础、以征服

自然为目的，其本质是父权制在科学领域的延续。男性取代自然成为宇宙的中

心，理性、抽象思维等男性气质赶走了情感、直觉、依赖等女性气质，攫取了统治

地位。女性与女性思维模式成为不受尊重、不受欢迎的“他者”。这种一元的妄

自尊大的统治表现在生命世界与社会的多个方面，然而，生命本身是相互依存而

无限多元化的，在反对任何形式的统治的同时，生态女性主义呼吁“建立一种不

是基于统治原则而是基于互惠和负责原则的生态伦理观”（金莉 ４８５），如果生态
女性主义的平等原则能够得以实现，埃斯特的困境将不再成为困境。

也许我们并不能将普拉斯称为生态女性主义者，但她作为女性及诗人的双

重敏感性足以帮助她在创作作品时，将自己形成的有关世界（包括自然与人类社

会）与女性状况的思考投射其中。而从上面的分析看来，普拉斯所创造的这个半

自传人物埃斯特显然体现了一定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埃斯特·格林伍德（Ｅｓ
ｔｈｅｒ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这个名字本身就提示了自然的力量。④而小说中，借助自然以及
女性本身的特质（直觉、诗意、多样的可能性等等）以对抗父权社会的霸权虽然

无效，却仍旧体现了女性可能具有的力量。④当然，本书中，普拉斯主要关注的是

女性自身面临的问题，小说的发展及结局对这一问题本身的解答是含糊的，更不

用说将女性与自然及其它所有当前社会中受压迫的存在及思想联系起来，切实

提出平等互惠的原则。但，如同自然作为他者，常常在种种灾难中展示自己的伟

力一样，普拉斯／埃斯特“运用一种形象化的声音，一种充满激情的声音”（Ｇｒｉｆ
ｆｉｎ２），展现了女性作为“他者”的特质与力量，而这一力量正是《钟形罩》这本小
说的核心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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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Ｊｏｕｎａｌ１２．１－６（１９８６）：５５－６８．
② 以下出自小说《钟形罩》的引文只注出页码。
③ 在小说第二章里（１６－１７），埃斯特谈到自己对热水澡的热爱：“我泡在热水中比在其它任
何场合都要来得自在”，以及热水澡类似圣水，具有净化、纯净自我的功效。水本身也是源于

自然的，虽然在浴缸中泡热水澡显然是文明发达后人类才有的享受。笔者在这里试图将二者

（泡澡与此次滑雪）做一比较，以说明滑雪这一场景所具有的重要的净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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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钟形罩》的女主人公埃斯特姓格林伍德，译成中文即绿树林。当然，普拉斯本人的外祖母
就姓格林伍德，但这一名字的选择本身已经提示了一些信息，即自然对于普拉斯的重要性。

事实上，她的童年时代有一段时间是在海边度过的，大海的平静和大海的力量都给她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在她父亲死后全家搬离海边住进靠内陆的城镇以后，包括她在后来的文学创作

里，海始终是她魂牵梦绕的地方。她在题为《大洋１２１２－Ｗ》的回忆中写道：“我童年的风景
不是陆地，而是陆地的边缘—大西洋的寒冷、带咸味的汹涌的丘峦。海的景象是我拥有的最

清楚的东西”（转引自林玉鹏 ７８）。“大洋童年”是她意识的源泉。在她童年时期她就已经体
会了自然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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